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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编发的两家明人年谱，其谱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貌。由于云南

在南明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对遗民诗人杰出代表陈佐才生平事迹、诗文作品的这一基础研究，有助于我

们深入认识南明史和文学史。“广五子”之首、嘉靖时期昆山诗人俞允文的年谱，则从以往为人忽略的角度，

呈现了“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侧面，充实了七子派研究成果。

陈佐才年谱

孙秋克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陈佐才，明代遗民诗人。明王朝覆亡后，追随沐天波抗清讨逆，支持永历王朝入滇，之后隐居深山，结

社吟诗，始终保持遗民气节。有《陈翼叔诗集》《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传世。其生平事迹和作品，

表现了诗人所处历史现实、生存状态和创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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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陈佐才（１６２２－１６９２年），字翼叔，做过末代黔
国公沐天波标下裨将，奉命征战滇西，奉使催饷蜀

中。在明末乱世，他跃马横刀，以身许国；入清后，他

保持遗民气节，隐居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县）盟石山

中。作为南明裨将和遗民诗人，陈佐才以独具一格

的诗歌，表现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其生存状态和

心路历程，他所处生存困境及对旧朝的怀念、对新朝

的决绝，都具有典型性。

当人们已遵清制时，陈佐才却蓄发加冠，以明末

孤臣自励。暮年，他在盟石山中筑是何庵，与志同道

合的好男儿们结雪峰诗社①，言志抒情，相互激励。

去世前一年，陈佐才在是何庵旁凿巨石为棺，并作

《自挽诗》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

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１］１４４这首诗直抒胸

臆，慷慨悲壮，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明代遗民

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１］１４４－１４５。



明王朝覆亡、故主沐天波殉难，在诗人心中留下

了不能泯灭的创伤，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作诗不怕触

禁犯忌，唯抒发心声而已：“壮士从来有热血，深秋不

必送寒衣。”（《边行》）［２］卷１，１“不是清操能炼骨，壮心

几被北风摧！”（《冬寒》）“往迹寻思相对哭，那知血泪

染衣红。”（《遇旧友有感》）［２］卷１，２６“淋淋滴血完臣节，

片片分尸报主恩。”（《阅缅录哭沐黔国》）［３］卷１，９５这些

诗表现了诗人的赤胆忠心，是“以血书者”［４］５。与上

文王国维论李煜词相似，在《以诗为子》中，陈佐才这

样表白其诗学观：“寒瘦郊岛，诗为知己。我则不然，

诗为儿子。或问其故，精血在此。”［３］卷２，９８诗、人合一，

陈佐才的真诗，正出自其血性！

诗人常用借古喻今或悼念同人的手法，表现对

明王朝的强烈感情和忠贞不渝之志。如咏史诗《万

人
'

》［５］卷１，７２，实为明末战乱的写照；《过榆关阅吊万

人
'

诗慨然成韵》［３］卷１，９８，表现了诗人英勇无畏的征

战精神。沐天波被害后，诗人长歌当哭，写了数首挽

诗，诗中饱含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远远超出了对

旧主个人的哀悼，而延及天下国家。诗人也为明末

志士写下了不少吊诗，如《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

容》［５］卷１，６９《吊沅江世守那公》［３］卷１，９６。后一首诗序

说：“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可见，这是

诗人有意以诗为史，为亡明忠臣留下纪录。与亡国

的痛苦同步，实录百姓在清初的贫困处境，是陈佐才

诗歌常见的内容，如《农夫哭》中“践伤禾麦半成熟，

征徭输足无馀粟”［６］卷１，８０－８１的残酷现实，淹没了秋收

的喜悦、百鸟的和鸣。《再游鸡山》由“僻壤不能逃

赋税，虚空岂可避干戈”［６］卷２，１３３的无情事实，感叹百

姓痛苦的生存状态，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变。总之，从

殉明志士的壮烈斗争，到大清百姓的穷困处境，无一

不让诗人心情激荡，使其部分诗歌风格沉郁悲凉。

隐居后，除志同道合者外，陈佐才还结交了许多

方外人士。据陈垣统计，这些人士中有姓名可籍者，

共有３６人［７］卷５，４２３。“相逢老纳休相笑，身未如僧心

是僧。”（《遇僧》）［２］卷２，３１隐居山乡的禅寂心境，无疑

影响了陈佐才对诗歌艺术境界的另一种追求，使其

诗气挟风云而充满禅思理趣，不钩章棘句而辞致清

新。知空和尚总评说，陈佐才的诗，在诗禅两可间，

且“不堆古语，不写时套，无庸腐之气”［２］卷后，３４。陈

佐才的《天叫集序》，自言作诗追求不涉理路，不落

言铨［６］卷前，１２２，这使得其部分诗歌如陈似迷所言，时

有 “水 月 镜 花 之 致”［３］卷前，９１。如 两 首 《山

居》［２］卷１，６，２４－２５言近意远，《闻牡丹花落》［２］卷１，２２深渺

温淳，《秋夜》［２］卷２，３０迷离惝恍，《听说词传》［６］卷２，１３９

神余象外———这类诗多出离文字，各得其妙。

陈佐才诗歌传世有《宁瘦居草》《宁瘦居续集》

《是何庵集》《天叫集》，后人编为合集。民国《云南

丛书》初编收《陈翼叔诗集》。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

年），陈虞佐（辅唐）编辑的《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

诗全集》，由西南联大巍山籍学生徐克权，代呈罗庸

先生乞序，罗庸为之作《重刻陈翼叔诗集序》。较之

于《云南丛书》所收本，罗庸称陈虞佐辑本为“旧

本”，并说《云南丛书》本“洎于旧本者几十之五”，

“丛书本所删者，大抵皆触冒时忌之作，然翼叔生平

志事，乃悉在此类诗中”①。又：李根源辑《天叫集脉

望集残诗合刻》中有《天叫集残稿》，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出版；民国《云南丛书》初编《滇南诗略》，

收陈佐才诗５８首；施立卓校注《陈翼叔诗集》，２０１２

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本谱引用陈佐才诗及

序、跋、集评，据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４６年版《重刊明遗

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对别本异文和诗集之编误，

有所涉则简校之。

由于明代遗民不屑于奉清朝正朔，故陈佐才的

诗歌、事迹之年代，令人时觉扑朔迷离，使得研究困

难重重，如其生卒年，就有１６０８—１６７８年［８］、１６１１—

１６８１年［９］②、１６２７—１６９７年［１０］三种不同的说法，笔

者则推定为１６２３—１６９２年。今首编陈佐才年谱，展

现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以冀对南明历史和

文学探讨有所裨益。

二、年　谱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三年癸亥（１６２３年），一岁

二月初六日出生。［１０］

《寿杨东越先生》：“暖风二月诞弥逢，我乃初六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４月

①

②

罗庸先生《序》还说，旧本载诗比之《云南丛书》本，数量多至３０３首，“而叙、跋、题词，为丛书本所无者称是焉。”
（陈虞佐辑《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卷首）。

这一说法，仍被２０１０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云南丛书书目提要》采用。



君初七。”［６］卷２，１４３

按：关于陈佐才的生年，史籍无载，而今人说法

各异（见引论）。本谱主要据陈佐才《哭长兄》、魏人

京为陈佐才诗集所作《题辞》中的记载，推定为今

年。《哭长兄·诗序》云：“长兄讳甲才，号旷仙。或

问何为旷仙？因世变弃功名而不问，子侄不教以书，

日夕以酒为事，……迄今年近七十，果醉酒而故。异

哉吾兄，处于浊世，有渊明之风，刘伶之兴，非旷仙而

何？”诗云：“幼以书为业，老将酒作缘。……若过兔

子岁（１８６７年），得见龙儿年（１８６８年）。”［１］卷１，５６魏
人京《题辞》云：陈佐才“索笔砚书《临终谒》，……遂

长逝，时年七十矣。”［１１］卷前，２张秉祥先生引证《哭长

兄》，认为陈佐才的长兄只活了 ６９岁，死于丁卯
（１６８７年），诗亦写于这一年。据卒年推算，则其长
兄生年当是１６１８年。因陈佐才还有个二哥，故其长
兄大他九岁是说得过去的［１０］。我赞同对陈佐才长

兄生卒年的这个推定方法，并以此为重要依据上推，

设定陈佐才的生年。但说“其长兄大他九岁”，则不

尽然，假设大四岁，亦合乎情理。又，按照古代从虚

岁计算年龄的习俗，陈佐才的长兄卒于１６８７年，卒
时“年近七十”，那么设定其生年为 １６１８年，而他
“活了６９岁”，实际上相当于七十岁。再者，“年近”
并非确数，以此推定年龄，相近即可，兼以本谱下面

要涉及的谱主年事其他史料，按虚岁可设定陈佐才

的长兄生于１６１９年。陈佐才七十岁卒，这样其长兄
卒时，他有６５岁，生年当为１６２３年。

蒙化盟石人，原籍江右。

《蒙化志稿 · 耆旧志》本传：“蒙之盟石

人。”［１２］卷２３，２０４陈佐才诗题有语云：“原籍江右陈翼叔

来此。”［３］卷２，１２０（参阅本谱五十五岁纪事）

按：“蒙”即蒙化，今名巍山，古代别名阳瓜。陈

佐才《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诗序云：“蒙化即阳

瓜也。”［５］卷１，６９江右，今江西省别称。因我国古代在

地理上以西为右，故江西以此得名。

名佐才，字翼叔、相公，隐居后号天耳中人、睡

隐子。

《吴文宗观风诗题天耳山》：“萧寺清幽堪避喧，

山长水远若中原。须知外更付天耳，非礼勿言孰肯

言。”［５］卷１，５１《自删小序》落款：“天耳中人陈佐才相

公甫识。”［５］卷后，５２《睡隐》：“此地堪吾隐，离城不近

村。月来已闭户，日过未开门。蝴蝶枕中老，杜鹃耳

外喧。醒时心尚睡，何事敢相烦。”［３］卷１，１０９罗庸《重

刻陈翼叔诗集序》：“陈佐才，字翼叔，一字相公，号

睡隐子，一号天耳中人。”［１１］卷首

按：据陈佐才以上诗、序，天耳中人和睡隐子，当

为沐天波奉永历帝入缅，其归隐后自号。

有兄二人：长兄名甲才，别号旷仙；仲兄别号睡

仙，名字不详。

本集 有 诗 《哭 长 兄》［５］卷１，５６、《柬 旷 仙 长

兄》［２］卷１，２３－２４、《忆旷仙长兄》［３］卷１，１１０、《题仲兄睡仙

门外梅花》［２］卷１，１９、《祭灶日与睡仙仲兄饮有

感》［３］卷２，１１９。

有姊，名字不详，嫁张氏。

本集有诗《外甥张璇素未知诗，于中秋夜饮偶

成一绝，虽失粘，稍有诗意，附集》［３］卷１，７６。

天启五年乙丑（１６２５年），三岁
丧父，自此长期无人教以诗书。

《自序》：“余三岁失父，不事诗书，自分听樵歌

牧唱，讽咏太平。无何干戈四起，遂学剑从戎，竟成

画饼。”［１１］卷前，５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佐才五岁丧

父［１１］卷首，佐才自谓三岁，从之。上面这段话时间跨

度很大，所括岁月当直到其成年前后。“无何”在此

其实并非不久、短期，故“干戈四起”至少在鼎革之

年（１６４４年）。或因其事后追叙，不及细说。
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元年戊辰（１６２８年），六岁
十月十七日，沐天波袭位。

《崇祯长编》冬十月甲辰（十七日）：“沐天波嗣

黔国公爵。”［１３］卷１４，７９６

十二月初七日，准沐天波袭黔国公爵，并仍挂征

南将军印充总兵官。

《崇祯长编》十二月癸巳（初七日）：“沐天波以

年幼，免其赴京，准袭黔国公爵，仍挂征南将军印充

总兵官，镇守云南地方。其重大事务，照沐朝辅例，

暂听巡抚都御史协同处分。”［１３］卷１６，９０６

崇祯十年丁丑（１６３７年），十五岁
年少时倜傥不羁，史传载其读书仅至《论语》，

友人彭心符不以为然。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少倜傥不羁，读书

仅至《论语》。”［１２］卷２３，２０４《宁瘦居诗评》：“小子彭心

符读《宁瘦居草》，语友曰：‘天下奇怪，有如翼叔陈

先生者乎？’友云：‘天下奇怪最多，如何独称翼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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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曰：‘试问天下读书仅至《论语》者，能作此前无

古、后无今之诗否？’友无以对。”［１］卷前，７

按：史籍载其事无明确年代，以年少，姑系于

今年。

彭心符，名印古，号栖霞，禀生。吴三桂之乱，协

以官，不受，隐遁西山。年三十二而卒。多所吟

咏［１４］２７，为雪峰社诗人，陈佐才的忘年交。陈佐才有

诗《阅彭心符诗集赋赠，次张尔立韵》：“心符年少友，

落落亦无羁。踪迹人皆见，襟怀世莫所。沉酣十载

酒，独创一家诗。但惜吾衰老，相谈能几时？”［３］卷１，１０４

崇祯十七年甲申（１６４４年），二十二岁
李自成入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今北京景

山）。

《明史·庄烈帝本纪》：三月“丁未（十九日），昧

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１５］卷２４，３３５

南明安宗朱由崧弘光元年，清世祖福临顺治二

年乙酉（１６４５年），二十三岁
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被诛。十一月，安南

（今越南）土司沙定洲奉调驻省城外，十二月反，沐

天波走楚雄，沙定洲盘踞省城。

冯盨《滇考·沙定洲陷云南》：吾必奎“秋九月，

据元谋叛，连陷武定、禄丰等城。天波召各土司兵讨

之，诛必奎。冬十一月，沙定洲方应调至省，天波厚

劳之，定洲屯城外，不肯归。……以十二月朔入城辞

行，天波以家忌未出现，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

劫，天波由小窦出西城……走楚雄。……定洲因尽

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１６］下卷，３５６－３６７康熙《云南府

志》：“十二月，沙定洲反，陷省城，逐沐天波，劫巡抚

吴兆元。”［１７］卷５，１０８倪蜕《云南事略》：“十二月，安南

土酋沙定洲反。”［１８］１２５

南明绍宗朱聿键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丙戌

（１６４６年），二十四岁
沙定洲追击沐天波于楚雄，分谴其党攻陷蒙化、

大理，沐天波西走永昌（今云南保山市）。

冯盨《滇考·沙定洲陷云南》：沙定洲“追天波

于楚雄。……分遣其党李日芳陷蒙化，王朔陷大理，

惨毒备至。天波惧，西走永昌。”［１６］下卷，３５７

在沐天波标下任裨将，随讨沙定洲，奉命驻守榆

城（今云南大理市）。作诗《过榆关有感》《过榆关阅

吊万人
'

，慨然成韵》。

《自删小序》：“黔国公沐，明末时授予裨将，随

讨沙逆。”［２］卷后，５４《过榆关有感》自注：“予昔奉黔国

公命，驻守于此。”［２］卷１，２５《过榆关阅吊万人
"

，慨然

成韵》：“半林残雨挂远村，百千怨鬼泣黄昏。战死

病死皆是死，汝何呜呜泣不已！”［３］卷１，９８《蒙化志稿·

耆旧志》本传：“渐长，以世乱习才技，隶黔国公沐天

波标下，受弁职。”［１２］卷２３，２０４师范《陈佐才小传》所载

同［１９］１１６１１。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然其人戎

马偏裨学诗，……值明末世乱，习才技，隶黔国公沐

天波标下为把总，随讨沙逆，驻榆城。”［１１］卷首

按：其一，陈佐才何时、何地投沐天波军，诸志无

载，《自删小序》《滇考》可印证当在其随讨沙定洲

时。其二，《蒙化志稿》载陈佐才在军中“受弁职”，

与《自删小序》不符，而罗庸序既言“偏裨”，复言“为

把总”。“裨将”是副将，“弁职”“把总”是低层武

官，级差大。本谱从本人言，载其为裨将。其三，榆

城即叶榆城，古时云南大理别称。陈佐才驻守榆城

事，诸志无载，据《自删小序》“随讨沙逆”和《过榆关

有感》自注，则此事当在今年。

南明昭宗朱由榔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丁亥

（１６４７年），二十五岁
孙可望入滇，占据省城。陈佐才第一次负剑归

隐，始学诗。

《自删小序》：“流寇入滇，乃负剑归隐，始学诗。

政之骚坛，刊以问世。”［２］卷后，５４倪蜕《云南事略》：“四

月，流寇孙可望等人入滇。……遂据省城。”［１８］１２５方

树梅《担当年谱》：“蒙化陈佐才，……鼎革后，隐居

不仕，……后从担师学诗，有《天叫集》等。”［２０］５１８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翼叔三十四

岁始学诗”［１１］卷首，此说或以陈佐才《三十四岁

诗》［５］卷２，８４为据，复据《自删小序》推测之，但《三十

四岁诗》《自删小序》均未指实其归隐、学诗的年纪。

以《自删小序》印证其他记载，陈佐才应在去年榆城

陷落，今年孙可望入滇后，第一次隐居蒙化并开始学

诗，沐天波归省城后，他复投军中，其诗集“政之骚

坛，刊以问世”，则在二十年后。

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戊子（１６４８年），二十
六岁

担当驻锡鸡足山。［２０］５２２

按：方树梅《担当年谱》载，担当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才移锡苍山感通寺。［２０］５４０此前担当驻锡鸡足山

十九年，佐才应访之；在其圆寂后，佐才当重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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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有多首游鸡山诗。陈佐才从担当学诗，则在康

熙五年（详本谱是年纪事）。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壬辰（１６５２年），三十岁
孙仁溶中进士。

孙仁溶，字晓湖，又作晓潮，无锡人，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年）进士。康熙八年任蒙化经历，入云南十年
而客死于滇（见本谱康熙八年、十八年纪事）。为陈

佐才作《义士传》［１１］卷前，１－２。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甲午（１６５４年），三十
二岁

避乱山中，有诗纪之。

《避乱》：“十载戎马乱京华，何处而今更问家。

思友无书传过雁，怀亲有恨付啼鸦。晓行奴仆身充

树，夜走妻儿泪点花。极力穷山回首望，故乡迢递暮

云遮。”［３］卷１，１１０

按：“十载”，指十年前甲申鼎革至今年。《云南

丛书》本此诗题下自注“旧作”［１９］１１６４３，可印证其并

非《是何庵集》中的作品，被误编入集。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１６５５年），三十
三岁

沐天波在省城，趁孙可望离滇往黔之际，密遣使

入粤，与李定国相约，迎永历帝朱由榔入滇。

倪蜕《云南事略》：“十二年乙未，前明黔国公沐天

波密遣使入粤，约李定国迎永明王于滇。天波自还省

城，一筹难展，但佩旧印委蛇而已。至是，可望往黔，事

有机会，又闻定国倾心拥戴，故遣使至粤，约迎永明王

至滇。于时，定国亦已密表永明迎跸矣。”［１８］１２７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丙申（１６５６年），三十
四岁

二月初六日生辰，游山归来，作《三十四岁诗》。

诗云：“才去游山一二日，回来不见两三人。深

可叹息邻居子，与我同庚今已死。而我怕死对天泣，

老天许我活七十。明年已是三十五，身躯一半埋黄

土。一半须臾又欲埋，何处何物遣愁怀。”［５］卷２，８４

按：参阅本年谱二十五岁纪事。

三月，李定国、白文选合兵，扈永历帝入滇，沐天

波迎之。驻跸昆明五华山，以孙可望旧第为行宫，以

云南府为滇都。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永历奔亡》：“永历帝

在安龙（今属贵州）府。二月，李定国以兵入卫。未

至安龙，孙可望已使白文选劫永历帝入黔；……及定

国至，言：‘南宁危迫；云南沃野千里，宜取之为根

本。’三月，定国、文选合军出安南卫，间道抵曲靖。

……是月，永历帝入云南，即可望第为行宫；改云南

府为滇都。”［２１］卷１３，３２２－３２３徐《小腆纪年附考》：“三

月，……文选与李定国连和，遂共扈王入云南，……

黔国公沐天波迓之马龙驿。王入城，居可望第。改

为滇都。”［２２］卷１８，７１０－７１１

重归沐天波军，奉命至蜀中催饷。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永历帝入滇，佐才

奉命赴川催饷。”［１２］卷２３，２０４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

序》：“永明王莅滇，翼叔以黔国命奉使蜀中。”［１１］卷首

入蜀，有感而作《峨眉山》诗。

诗云：“浪游那容竹杖闲，拨开世事过重关。

……暑来寒去皆霜雪，除却峨眉不有山。”［５］卷１，６２－６３

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戊戌（１６５８年），三
十六岁

清军分三路入滇，永历帝走永昌。

《明史·桂王常瀛传》：“十五年三月，大兵三路

入云南。……李定国连败于安隆（即安龙），由榔走

永昌。”［１５］卷１２０，３６５５

与徐宏泰（交伯）结交。

《蒙化志稿·职官志》：徐宏泰，字交伯，江西

人。万历三十七年乙酉科进士。［１２］卷１９，１６３《蒙化志稿

·寓贤志》：徐宏泰“明季任分守道，清慎高洁，颇著

风裁。鼎革后寓居蒙化，性嗜吟咏，与郡中人士相唱

和，囊橐萧然，泊如也。”［１２］卷２５，２３８

按：万历三十七年无会试，当为乡试。陈佐才与

徐宏泰为诗友，徐宏泰作《宁瘦居草序》《天叫集跋》，

陈佐才诗集中则有多首诗为徐宏泰而作。１６７８年徐
宏泰移居姚安，陈佐才有诗送之，诗云“廿载相依随仗

履”（参阅本谱是年纪事），可见二人订交于今年。徐

宏泰卒，陈佐才作《哭交伯徐老先生》四首，其四云：

“……殉葬虽非唐印绶，裹躯犹是汉衣冠。几多后学

行装改，道及先生齿觉寒。”［６］卷１，１２８－１２９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己亥（１６５９年），三
十七岁

正月三日，黔国公沐天波等奉永历帝走腾越

（今云南腾冲市）、奔缅甸，五月十二日至缅甸赭，

缅人置草屋以居，遣兵防之。

《明史·桂王常瀛传》：“正月三日，大兵入云

南，由榔走腾越。……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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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二月，缅以四舟来迎，……黔国公沐天波等

谋奉由榔走户、腊二河，不果。五月四日，缅复以舟

来迎。明日，发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缅

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缅人于赭置

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１５］卷１２０，３６５６

自蜀中催饷归滇，永历帝、沐天波已被逼奔缅

甸，追之不及，第二次归隐蒙化。在深山废寺中一心

向学，与徐宏泰、张以恒、担当相唱和。

《寄徐交伯先生》：“西风满地狼烟起，战将倒戈

战卒徙。逐我故主入不毛，流落孤臣无依倚。惟有

须眉共此身，夜行晓宿影相亲。颓垣废寺深山里，那

个僧家作主人？”［３］卷１，９９

按：此诗编入《是何庵集》，误（参阅本谱五十一

岁纪事）。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明鼎革后，永历帝

入滇，佐才奉命赴川催饷，及归，则帝已为吴三桂逼

走缅甸，追不及，乃隐居山寺，发愤向学，喜吟咏，与

徐宏泰、张以恒、担当和尚相唱和。”［１２］卷２３，２０４《蒙化

志稿·寓贤志》：张以恒，字子正，湖广江陵（今湖北

荆州市）人。明鼎革后占籍大理，性廉介不苟。能

文，工书画。志甘淡泊，罕至城市，所居不避风雨。

后寓蒙化龙于山下，结庐隐居，自称白溪渔者，与陈

翼叔、彭心符、张允怀等相唱和。著有《白溪渔者》

《并蒿园》二诗集［１２］卷２５，２３９。陈佐才《赠张子正》云：

“别后复经岁，相知已数年。”［５］卷１，６３《蒙化志稿·寓

贤志》：担当，云南晋宁人，俗名唐泰，字大来，举人，

出家后号担当。“屡游蒙化，与陈翼叔志同道合，性

命相依。”［１２］卷２５，２３８－２３９

作《宁瘦居》《山居》诗。

《宁瘦居》：“沽来酒已无，瓢空壁上挂。耳边时

有声，风对竹说话。”（其一）“避暑往何处，常来卧此

中。宁无升合米，不卖北窗风。”（其二）［２］卷２，４４《山

居》：“已在山中住，那知世上情。”（其二）［５］卷１，５９－６０

作诗《吊窦将军名望王将军玺死战》《吊沅江世

守那公》。

《吊窦将军名望王将军玺死战》诗序：“己亥岁，

清兵陷云南，永历帝跸缅，敕晋王李将军、窦等伏兵

磨盘山，据险截之。清兵至，不觉。有本营叛卒卢桂

生、曹延生潜入清营泄机。清兵遂绕道劫营，将军率

兵血战，杀清兵数千而亡。”［３］卷１，９６

按：“敕晋王李将军、窦等”，别本作“敕晋王李

将军、窦将军等”，“绕道”作“烧道”。［１９］１１６３７

《吊沅江世守那公》诗序：“沅江世守那公嵩，永

历先帝授以将军。清兵陷云南之明年，公提兵伐之，

不克，退守沅城。清将率兵攻沅城，公统兵出郭，沿

江大战，杀清兵将甚多，尸横，水逆不流。后因战守

日久，无救应，城破，招公降，不从。举家男妇三百余

登棚楼，公着朝服北拜毕，举火自焚，清兵亦叹其忠

烈。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３］卷１，９６

按：清军去年入云南，那嵩今年九月起兵抗清并

战死［２５］卷１６（下）５２３，十月云南基本平定，那嵩事不应发

生在明年，故系吊诗于此。那嵩传附《明史·吴贞

毓传》［１５］卷２７９，７１６８。

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庚子（１６６０年），三
十八岁

正月，清廷任命吴三桂为总管移镇云南，吴三桂

疏乞沐氏山庄。［１７］卷５，１１５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辛丑（１６６１年），三
十九岁

云南版图已入清三载，不遵清制，仍蓄发加冠，

身着明朝服饰；被逮至镇府，镇府官员王永祚不能折

其节，为其释缚。一时，义士之名，传扬乡里。

《宁瘦居诗评》李自白云：“翼叔云：‘吾于辛丑

岁，已打破生死关矣，何恐之有！’”［１１］卷前，８孙仁溶

《义士传》：“顺治辛丑，滇之版图，已入清三载矣。

时无不清制是遵者，君独蓄发，加冠峨峨，仍汉威仪，

出入里，意气坦如也。?者遂罗而致之镇府。镇

府为王永祚，忍人也，庭见作威，将刑之，左右皆震

摄，君凝然自若，不稍挫，且曰：‘吾受遗体于父母，

弗敢伤。若殆欲执清法而死明人耶？’声色俱厉，挺

身请刑，顽儒为之辟易。永祚亦躇，言曰：‘子诚

义士，吾奈何以衣冠独异，戕义士为？’为释其缚，君

遂曳筇行。一时，义士之名，啧啧乡里。”［１１］卷前，１王

永祚，山西人。康熙二年升任蒙景总兵官。［２３］卷４，９６

《蒙化乡土志·耆旧录》：陈佐才“尝畜一黑卫，出则

跨之。侍二童，各持二蒲团，互相易襪而行，足不履

地。时?发令下，佐才死不□，吏役即其首跋（拔）
之。不哭，亦不言。”［２４］卷上朱中《跋〈是何庵集〉

后》：“……辛丑，目击冀叔抗傲不屈，万死一生，凛

凛英风，即古之烈士有加焉。……是时，尚未知翼叔

能诗也。忽一日，将所著诗五卷相示，……令予读辄

哭，哭已辄又读，虽有触而悲，实为此诗伤也！倘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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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传于中原，孰知滇中犹有忠义士、风雅

人也！”［３］卷前，９３

五月，缅酋谋献永历帝于清军，沐天波护驾，挥

石锤杀数十人，遂遇害殉难。

《明史·桂王常瀛传》：“十八年五月，缅酋弟莽

猛白代立，绐从官渡河盟。既至，以兵围之，杀沐天

波、马吉翔、王维恭、魏豹等四十有二人。”［１５］卷１２０，３６５６

雍正《云南通志·沐天波传》：“缅酋谋献由榔，诱至

木城，天波察其有变，挥石锤杀数十人，遂遇害，其子

忠亮被执，不食，旬日死。黔国自沐英传至天波，凡

十 三 世，天 波 更 殉 难 以 死，遂 与 明 运 相 始

终焉。”［２５］卷１７，５３８

作诗《吊黔国公》《阅缅录哭沐黔国》。

《吊黔国公》：“战马嘶归还汉地，将军枯骨在蛮

城。招魂惟有沙洲水，日夜呜呜作怨声。”题下自

注：“为缅酋杀。”［２］卷１，２２《阅缅录哭沐黔国》：“碧草

黄花迷汉路，残黎何处吊忠魂。”题下自注：“讳

天波。”［３］卷１，９５

按：明王朝覆亡时，陈佐才尚在沐天波标下征

战；滇云入清版图后，陈佐才仍蓄发加冠，不懈其志；

在沐天波殉难后很长时期中，陈佐才都有诗吊之。

除以上二诗外，还有三首吊诗写作的具体年代不明，

摘录于下：

《清明日吊黔国沐公并死缅地诸难臣》：“……家

家坟上哭清明，杜鹃啼血混干土。纸灰蝴蝶到处飞，

不到黑地黑天处。”［２］卷２，２９《听说小传再哭沐黔国父

子》：“逆旅凄凉莫可状，故人不至遥相望。何来一叟

抱琵琶，忽啼忽笑街前唱。唱到沐氏孰忍闻，子南父

北死于君。教人向北向南哭，南山北山起愁

云。”［３］卷１，９６《听说词传》：“长廊冷落兴将穷，一曲琵琶

逐晚风。归去英雄气已尽，忽闻吞吐月明中。”［６］卷２，１３９

按：据《听说小传再哭沐黔国父子》《听说词传》

二诗，沐天波殉难后，其故事在民间长期以琵琶弹唱

的形式流传。

清圣祖玄烨康熙元年壬寅（１６６２年），四十岁
三月，永历帝被吴三桂军押送回省城。

康熙《云南府志》：“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吴三桂

送永历回省。”［１７］卷５，１１６

四月，永历帝父子被缢杀于昆明。

康熙《云南府志》：“四月……吴三桂缢杀永历

帝及其子于昆明。”［１７］卷５，１１７

魏人京读《宁瘦居草》手稿后撰文［１０］①。

按：文 末 署 “壬 寅 立 夏 日 嵩 谷 魏 人 京

撰。”［１１］卷前，３其文虽缀于徐宏泰《宁蝆居草序》后，但

应成于其前。

康熙二年癸卯（１６６３年），四十一岁
担当寿辰，作《寿担当和尚》诗［２］卷１，７。

按：方树梅《担当年谱》载，担当生于１５９３年３
月１２日，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有 ７１岁［２０］４９４，５３８。据

陈佐才诗中“年余七十尚童颜”句，系诗于今年。

冬，与担当相聚于榆城。作诗《题担当和尚

画》［２］卷１，２１、《冬日过榆城赏唐梅并访担当》［２］卷２，３３。

方树梅《担当年谱》：“师在鸡山常往来苍洱间。

冬日，师在榆城。蒙化陈佐才，有过榆城赏唐梅，并

访担当和尚诗。”［２０］５３８

离榆城，作《别担当和尚》诗。

诗云：“昨宵闲话到三更，今日携筇独远行。鸿

雁分飞亦恋侣，别君何以若为情。”（其二）［２］卷２，３１－３２

按：“恋侣”，别本作“伴侣”［１９］１１６１４。

康熙三年甲辰（１６６４年），四十二岁
乡居，作《梅坞》诗。

诗云：“乱离二十载，城市几家存。教我依谁

住，梅花共一村。”［２］卷２，５５

按：“二十载”，当自１６４４年明王朝覆亡迄今。
康熙五年丙午（１６６６年），四十四岁
担当时年七十四岁，在鸡足山为陈佐才删定诗

稿，又评论其诗并为之作序，佐才从之学诗。［２０］５３９－５４０

《宁瘦居诗评》担老和尚曰：“‘翼叔陈子，蒙化

人也。少任侠而壮任耕锄，何尝与‘王杨卢骆’等相

契。一日，以所著诗篇示余，余甚讳之，熟读其诗，能

不三致叹焉！即狂呼大叫云：‘古来学未成而一诣

即到，此其人乎？余游遍天下，今见此人，岂忠义之

灵，泄为章句，使翼叔铮铮不已耶！”［１１］卷前，６《普荷

（担当）序》：“余与翼叔，交以侠而不以诗。一日，出

其诗以示余，诗仍从侠来，侠以气盛，不事穿凿，自成

一家言。声韵偕，情景相协；思路正，纤巧不施。谓

９４第２期　　　　　　　　　　　　　　　　　　孙秋克：陈佐才年谱

①当时人魏人京在读了陈翼叔还未刊印的《宁瘦居草》手稿后，撰文说：“有心者，不必谋翼叔面，问翼叔心。后日读
是诗，即可想见其为何如人也。”（见《全集》第三页）



非天授得耶？由是壮心皆为逸响，人皆赏之。惟有

不屈不下之傲骨一具，谓非担老人，不能描其肞?肳

萶之态。”［１１］卷前，４

按：担当评论被辑入《宁瘦居诗评》中，其序则

当写在删定诗稿后。担当删定者，应为《宁瘦集

草》，此集次年刊成。张秉祥认为《宁瘦集草》《宁瘦

集续集》均为担当校阅［１０］。

康熙六年丁未（１６６７年），四十五岁
李自白见《宁瘦居草》刊成。

《宁蝆居诗评》李自白云：“丁未岁，见《宁瘦居

草》刊成。”［１１］卷前，８《自序》：“吁嗟！光景如昨，忽忽

年将半百，既不能跃马长安，又何如栽菊篱下？迩来

觅得一片闲地，因竹为居，名曰‘宁瘦’。……昔人

有云：‘不题短什，何汰衷襟？’……要不过言余之所

能言，言余之所欲言，亦自成其余言而已。”［１１］卷前，５

徐宏泰《宁瘦居草序》：“余侨寓阳瓜，与翼叔村居相

近，春江夜月，搔首共谈。一日，出其诗篇相质。语

多奇矫，不欲寄人篱下；意犹感悟，不胜思古伤今。

匪第其诗称独步，其致已过人远矣。昔高达夫五十

始学诗，其后擅名唐室，至今宗为名家。翼叔年与彼

相近，拈题偶咏，便尔悲壮，安在其诗之不可成名家

也？是为序。”［１１］卷前，３

按：徐宏泰《宁瘦居草序》说，在第一部诗集编成

时，陈佐才虽已年近五十，但“安在其诗之不可成名家

也”，其语义与陈佐才《自序》“忽忽年将半百”，而“自

成其余言”相合。又：陈佐才曾自删《宁瘦居草》，其

集卷二之后《自删小序》云：“几欲自删翻刻，迩来极

穹，只得将已刊本内删者，或题前，或诗后，加一‘删’

字。庶几自信，留者不敢加以‘留’字；倘有不可信于

人者，俟再删之意云尔。”［２］卷２，５４此卷《途中》有题无

诗，题下有“删”字［２］卷１，３０，可印证其小序所言。

作《暮春有感》诗。

诗云：“肝肠未老头先白，眉目虽存泪已枯。

……而今笑我成庸腐，二十年前也丈夫。”［５］卷１，８２

按：１６４７年，陈佐才在沐天波标下任裨将，随讨
沙定洲，驻守榆城，故云“二十年前也丈夫”。

康熙八年己酉（１６６９年），四十七岁
孙仁溶任蒙化经历。

康熙《蒙化府志·秩官志》：“孙仁溶，江南无锡

进士，康熙八年任。”［２６］卷４，９３

与孙仁溶交游，孙仁溶读其诗，评价甚高。

孙仁溶《义士传》：“阳瓜有翼叔陈君者，始余幕

滇时，获与之交。……及读其诗，天真烂漫，自出机

轴，不屑屑寄人篱下，卓卓成一家言。”。［１１］卷前，１

按：孙仁溶入云南十年而客死于滇，陈佐才与其

交游，当在这十年间。据刊成情况，孙仁溶所读佐才

诗，为《宁瘦居草》。

独处穷居，作《自述》诗。

诗云：“亭高垣阔长扃户，独处穷居十载零。甑

内不炊梅瓣白，灶中常爨柳条青。避寒逃脱奴三口，

爱热随奔婢五丁。苦我耕时佣莫顾，谁家农唱满

郊穅。”［６］卷１，１２８

按：“十载”，重刊本作“半载”，别本［１９］１１６４８似更

合乎陈佐才归隐实际，从之改。

作《遇旧友有感》诗。

诗云：“十年分散各西东，今日重逢貌不同。我

鬓凋于征战后，群容老在乱离中。半生事业随流水，

几度韶华逐晓风。往迹寻思相对哭，那知血泪染

衣红。”［２］卷１，２６

按：佐才第二次归隐在十年前，故据诗意系以上

二诗于今年。

康熙十年辛亥（１６７１年），四十九岁
腊月廿九日，与蒿隐子赏梅、谈时事。夜归，在

驴背上偶成绝句《燃薪赏梅》。

诗序：“壬子岁除夕前二日，与蒿隐子道旁赏

梅。谈及时事，不觉黄昏，兴犹未已，即于梅花树下，

燃薪赏之。……冒夜跨驴而归，于驴背上偶成

一绝。”［３］卷１，９７

按：诗序云“壬子岁除夕前二日”，故系于今年。

作《感怀》诗。

诗云：“痛 绝 十 年 人 去 后，空 余 血 泪 染

衣丹。”［２］卷１，３

按：此诗或为沐天波而作，其人殉难于十年前

（详本谱三十九岁纪事）。

康熙十一年壬子（１６７２年），五十岁
《宁瘦居续集》刊成，传播滇外。

《宁蝆居诗评》李自白云：“壬子岁（１６７２年），
见《宁瘦居续集》刊成，传播滇外。”［１１］卷前，８

康熙十二年癸丑（１６７３年），五十一岁
担当圆寂于班山楼感通寺，行年八十一。

方树梅《担当年谱》：“孟冬示微疾，十有九日。

……寂然而化，塔于班山。”［２０］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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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班山”为大理苍山感通寺班山楼。陈佐才

曾误闻担当卒，作诗《误闻担当和尚西游》悼

之［２］卷１，２２。不明诗作于何年，姑系于此。

腊月二十三日，与仲兄睡仙饮酒，作诗《祭灶日

与睡仙仲兄饮有感》。

诗云：“历尾相摧过五十，冷然虚度许多春。

……掀眉愿见中兴日，倾倒残樽酒百巡。”［３］卷２，１１９

在蒙化盟石山中建成是何庵，刻其诗于眺雪处、

对石头和尚谈禅处、酌台洗耳处。

魏人京《题辞》：“及暮年，见蒙诏盟石之左，有

山峻丽，峰抱溪环，先生建一庵，名曰‘是何庵’。其

庵之下，隔里许，清流可掬；数步外，桃花千亩，梨柚

无数，松阴柏巷，梅卧竹横。先生有眺雪处、对石头

和尚 谈 禅 处 并 酌 台 洗 耳 处，皆 有 诗 刻 于

其上。”［２］卷前，２

五月初七日，陈似迷至是何庵拜访，读《是何庵

集》，深为叹服。

陈似迷《是何庵集序》：“夏至日，闻翼叔在山中

建是何庵，欲修头陀业。予曳节相访，翼叔醉我以

酒，醒我以诗。予问曰：‘此《宁瘦居续集》耶？’翼叔

曰：‘《是 何 庵 集》也。’予 读 未 终 篇，深 为

叹服。”［３］卷前，９１

按：是何庵建于何年，史籍无载。魏人京云，陈

佐才“及暮年”而建庵于盟石山中；陈似迷闻陈佐才

“在山中建是何庵，欲修头陀业”而来相访，距其庵

建成当不久；明年，陈佐才在这里集诸志士结雪峰

社，庵必建成于此前。是故，系是何庵建成于今年。

陈佐才《天叫集自序》，虽将《是何庵集》与《宁瘦居

草》《宁瘦居续集》一同列于“不二三年间”所作诗之

列［６］卷前，１２２，但此集之编成定名，当在是何庵建成后。

陈似迷，事迹不详，观其序，为当地士人。

九月九日，作《登高晚归》诗。

诗云：“轻摇白扇遮容醉，倒折黄花插鬓香。路

遇儿童迎我笑，年余五十尚颠狂。”［２］卷１，６３

按：登高为古代重阳节习俗，且诗云“黄花插

鬓”。本年所引以上二诗，一云其年“过五十”，一云

其“年余五十”，故系于今年。

康熙十三年甲寅（１６７４年），五十二岁
春游东庄，赏碧桃花，忆徐扶万，作诗《甲寅春，

余跨驴携酒游东庄，赏碧桃花，忆旧年与徐扶万共醉

于此》。

按：诗云“见花想去年，故人知何处”［３］卷１，９７，可

知去年春天，二人曾同游此地，饮酒赏花。

春日，集诸志士于是何庵结雪峰社，作诗《雪峰社》

《春日与诸亲友萧寺中结社，指雪峰为题各赋一诗》《立

春日与众社友饮》（次胡心耕韵）［３］卷１，１１０－１１８。

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甲寅，集诸志士于

萧寺，结雪峰社。”［１１］卷首

按：《陈翼叔诗集·附诸名公赠诗》中有雪峰社

友彭印古、杨廷斌、王国信、于迁、于暹等人之诗各

一首［１４］３３２－３３６。

郡守促开报入册，不久又清烟户，作诗《甲寅

春，郡守查公整理门户，编审内住，乡老促余开报入

册，余戏之云》。

诗云：“空庭冷风吹，内住者是谁？竹树与梅

花，共我为三户。桃花与李花，共我为三家。一一开

明白，凭汝入于册。”［３］卷１，１１３－１１４

按：此诗之后有诗《＜春城柳色 ＞，乃前任查公
观风诗题，于时自觉无兴，不能成韵。兹值卞公为

政，偶成一律，始信诗须有兴而作也》。诗云：“如今

此地逢纯政，萧鼓家家醉太平。”［３］卷１，１１４

清明日吊担当，并奠李尔伟阵亡归葬，作诗《清

明日过榆关，至班山吊担当老和尚，便道遄榆城，奠

李尔伟阵亡归葬》。

诗云：“又是清明日，携泪过榆关。吊我亡年

友，老 死 在 山 间。 便 道 往 孤 城，买 酒 奠

李生。”［３］卷１，１０１

按：担当卒于去年孟冬，故此诗言“又是清明

日”。诗题中的“遄”，别本误为“逞”［１９］１１６３９。

康熙十四年乙卯（１６７５年），五十三岁
冬日过榆城，登高楼远眺，作诗《乙卯冬，过榆

城，登危楼远眺，感赠》。

诗云：“独自依危楼，遥看不断愁。洱水冲容

貌，苍雪扑人头。山远随云走，水长任月游。时起千

层浪，孤撑一叶舟。”［３］卷１，１０２

康熙十五年丙辰（１６７６年），五十四岁
秋，有大理苍山感通寺之行，睹明太祖御制，作

诗《丙辰秋，游感通寺，时值滇乱，睹明太祖御制有

感》［２］卷２，４９－５０。

按：此诗误编入《宁瘦居草》；御制诗，朱元璋

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赐予感通寺住持无极法
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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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鼎《滇释记·无极禅师传》：“荡山法天无极

禅师，大理名家杨氏子。年十六，礼荡山海印禅师出

家。……时大理宰官延师为山住持，……大军克平

之后，洪武十六年，率诸缁侣走间道入觐京师，……

御书《乘春》诗二章赐之。……师辞归，上复制诗十

八章，拟师跋涉之况，……诗序曰：‘……洪武十七

年，云南大理府等州县名刹高僧，相率来朝，朕甚嘉

焉……’”［２３］卷２，１０３７４－１０３７５

同郡危孝子卒，作诗《吊危孝子》《遥望危孝子

墓》。

《吊危孝子》序云：“吾郡有危姓者，讳斯泰，父

有疾，割股疗之不愈，遂日夜号泣，随父而死。予甚

慕，作眼泪歌吊之。”［３］卷１，１０９《遥望危孝子墓》诗下

注：“丙辰春，死葬。前有序。”［３］卷１，１１４－１１５

康熙十六年丁已（１６７７年），五十五岁
闻有夫妇因婚姻幸福而感谢天地，作四言诗

《闻愚夫愚妇谢地谢天》。

诗下自注“丁巳岁”。诗云：“昼则同食，夜则同

眠，梦则同然。”［３］卷１，１１６

按：此本原繁体字“昼”作“书”，从别本［１９］１１６４５改。

作《岁丁巳，海滩哨僧视行人若枯鱼，以善化

人，凿石引水数里，许济其渴，结无尽缘。原籍江右

陈翼叔来此，喜而赠以诗》。［３］卷２，１２０

康熙十七年戊午（１６７８年），五十六岁
徐交伯（宏泰）移居姚城（今云南姚安），赋诗

《岁戊午，交伯徐老先生移居姚城去也，吾郡有素未

相知者，闻而无不恻然，况素在相知乎！况素在相逢

有逾骨肉者乎！莫可将情，聊赋诗歌，以见别意云》

五首赠别。

诗云：“从来今日别离苦，遥忆相逢遇乱时。”

（其一）“廿载相依随仗履，一朝忍别老门生。”（其

五）［３］卷２，１２０－１２１

按：据“廿载相依”，二人订交于１６５８年。
康熙十八年己未（１６７９年），五十七岁
孙仁溶卒，作诗《挽晓湖孙先生仁溶》五首。

诗云：“别我不知便死去，思君犹忆再生来。”

（其一）“一肚文章何处论，宦游十载姓空存。生前

常做思家梦，死后应为泣路魂。”（其二）“十年车马

走尘埃，处处何由倦眼开。”（其三）［６］卷１，１３１

按：孙仁溶十年前任蒙化经历，故陈诗云“宦游

十载”“十年车马”。

康熙十九年庚申（１６８０年），五十八岁
避乱山中，作《题知空老和尚画》十二首。

诗序：“岁庚申，予避乱深山，所携者，惟诗画

耳。内有知空老和尚写意山水十二帙，笔墨纵横，气

运生动，有空房而无人物，恍然此时流离境也。诗人

见境生情，遂逐一题之以志。”诗云：“从来画意由心

得，安有伤心画不成。草木皆含征战气，江山尽带乱

离声。男儿流落悲云变，妻女萧条哭月明。空屋尚

闻双燕语，似言家破国亡情。”（其四）“阅来画意浑

如昨，物景难堪似此薄。逆旅才经客乱离，孤亭又见

人萧索。山深渐觉烽烟苦，海阔犹然波浪恶。极目

长空 绝 雁 书，伤 心 老 去 瘦 成 鹤。”（其 十

二）［６］卷１，１２３－１２７

按：别本诗序“气运”作“运气”［１９］１１６４７，诗仅存

八首。

第二次归隐（１６５９年）至今已二十余年，忆昔日
归田事，作《七夕茅亭午睡》。

诗云：“匹马归来廿载零，穷居仍旧烂茅亭。竹

栽浅水拖微绿，树种深山送远青。腹内有诗何必晒，

梦中无酒自然醒。隔邻谁唱边关调，犹是南腔不

忍听。”［６］卷１，１２９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１６８２年），六十岁
《天叫集》编成，为之作序。

《自序》：“兹行年六十，复著诗若干首，晓潮孙

先生云：‘此创言也，能辟人世所独无，能开人世所

未有。’噫！予乃何人，而敢当此哉！客有曰：‘若是

乎，此集应命名《天授》。’予曰：‘若名《天授》，未免

落言铨，涉理路。’客又曰：‘何以使不落言铨，不涉

理路为？’予曰：‘如彝人闻汉人语，汉人闻彝人语之

类也。’遂命名《天叫集》。”［１１］卷前，５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陈佐才“岁庚

申，避乱山中，名其集曰《天叫集》，自为之序。”［１１］卷首

此说或据陈氏《题知空老和尚画》诗序而来，然而陈

佐才《天叫集序》虽云此集编成于其六十岁时，此诗

亦在《天叫集》中，却没有说明他这次究竟在山中避

乱几年，也没有说明编成此集的具体年月，因此难以

确定时间必在庚申年，但相距亦当不远，故系于今年。

《厌乱》诗云：“阴晴未可知，离乱孰能料。不欲见干

戈，顾天忽尔叫。”［５］卷１，６８可知“天叫”之愤，由厌乱而

生，故以“天叫”为诗集名，实非诗人一日一时之思，而

为日积月累之恨。又：“顾天”，别本作“愿天”［１４］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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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乱》编入《宁瘦居续集》，误。

徐宏泰为《天叫集》作跋［６］卷后，１４３。

秋，江夏（今属湖北武汉市）程石门议降而死，

见归化寺壁间题句，作《挽程石门先生》二首。

诗题下自注：“先生江夏人。”诗序：“岁壬戌，闻

程石门先生议降而死。兹游归化寺，见壁间题句，不

胜凄然。予虽未识先生面，然诗文乃一脉也，姑依韵

赋诗二章以挽。”诗云：“声名寥落楚江夏，骸骨飘零

滇海秋。”（其二）［６］卷１，１３０－１３１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１６８６年），六十四岁
生辰，作《六十四岁诗》。

诗云：“流年虚自度，花甲过六旬。历尾管不

识，应称世外人。”［６］卷２，１４０

暮春，顾绳其过访，有诗纪之。

《丙寅暮春，顾绳其过访》：“眼泪倾干曾别离，

残春却又遇相知。寻花皆是红颜日，折柳已非黑发

时。我欲醒君必以酒，君能醉我只须诗。平生亦不

将人妒，到处依然说项斯。”［２］卷２，５０

按：此诗编入《宁瘦居草》，误。［１０］

长沙太守周二南死节，作诗《题死节长沙周太

守遗容》。

诗序云：“公讳二南，滇中蒙化府人。”诗云：“羡

君归去早，不见兔儿年。”［５］卷１，６９

按：今年为虎年，明年丁卯为兔年，“不见兔儿年”，

则周太守死节于今年。此诗误编入《宁瘦居续集》。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１６８７年），六十五岁
长兄旷仙逝，作《哭长兄》诗。

按：见本谱一岁纪事。此诗编入《宁瘦居续

集》，误［１０］。

康熙三十年辛未（１６９１年），六十九岁
在盟石山中是何庵旁凿巨石为棺，棺成，作《自

挽诗》［１］１４４。

魏人京《题辞》：陈佐才于盟石山“欲思更筑一

室，惟恨地中有石高三丈、宽十丈余为碍。忽而悟

焉，乃喜曰：‘与其藏此龌龊之身于火宅，何如藏此

放浪之骨于云根！’于是石之中凿一窟，窟内上下四

围，皆宽一丈，以为冢焉。终岁而成，先生视之，大

叫：‘快哉！’”［１１］卷前，２

按：魏人京曰凿石棺“终岁而成”，佐才视石棺

归后数日逝（详本谱明年纪事），故系凿石棺时间及

题诗于今年。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１６９２年），七十岁
卒，行年七十。逝前谆嘱其侄孙辈，己身必葬于

石棺中，又召友人李文启雄谈半日，而后索笔砚书

《临终谒》。书毕更衣，端坐而逝，侄孙辈遵嘱，葬之

于盟石山箐是何庵旁石棺中。

魏人京《题辞》：石棺筑成，佐才“归数日后，谆

嘱其侄孙辈必葬石中，又恐其或违也，乃召友人李文

启者至，与之雄谈半日，索笔砚书《临终谒》，犹如平

昔。书毕，起视日午，遂更衣端坐。阖家悲泣，了无

一语。移时，复大叫李曰：‘为我多致意雪峰诸社

友，六十年如一日！’遂长逝，时年七十矣。李遂以

带袍道冠，瘗于石中。”［１１］卷前，２康熙《蒙化府志·秩

官志》：李文启，河南人，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任
驻防千总。［２６］卷４，１１０

按：《临终谒》未见于陈佐才诗集。陈佐才葬地

盟石山，在今巍山县庙街镇盟石村公所山塔村之后，

旧貌犹存。魏人京《题辞》云，李文启以陈佐才的带

袍道冠瘗于石中，但据朱骝《陈佐才先生传略及生

年考》记，２００５年陈氏后裔修理石棺墓后，因墓被盗
而进行了清理，他曾亲见陈佐才遗骨并抚摸之，又视

其后人重新将遗骨安葬于石棺中，盖好棺盖［１４］７。

可见，陈佐才石棺墓并非衣冠冢。

七十岁妻安氏卖其书画，辑刻《石棺集》并四方

诸名公吊诗。

魏人京《题辞》：“翻其囊，得《石棺诗稿》并四方

诸名公赠言垒垒，家人犹多失之。其妻安氏卖其书

画，将现存者付之梨枣，以纪高风。失遗者，犹恳再

赐补梓云。”［１１］卷前，２

按：《云南丛书》本《陈翼叔诗集·石棺集》，署

“七十老妻安氏辑”。是集只有第一首《自挽诗》

为陈佐才所作，其余为其子侄和孙辈吊诗。施立

卓校注《陈翼叔诗集·石棺集》后有《附诸名公吊

诗》（国家图书馆藏《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

集》缺），其中有雪峰社友人之诗五首，兹录二首

于下［１４］３３５：

彭印古（心符）诗云：“不欲染污浊，凄清若个

同。须知李太白，埋在流水中。”［１４］３３２王国信诗云：

“先生欲睡隐，睡隐石之中。又作青山梦，青山梦亦

同。夜半西风起，吹向那株松。”［１４］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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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无疑。可是在咸丰年间，此书居然呈递给清朝满

洲官员审阅，甚至连满洲的官员也一并署名，竟然有

这样的错误，令人惊讶的是后来谁也没被追究，这从

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后期清政府在文字方面的管

控已经大大减弱。

以上所述不仅是《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

区别，而且也是《古丰识略》独有他书所无的独家史

料。鉴于篇幅和水平，笔者不免挂一漏万，不可能将

更多该书的价值一一揭示，这也有待其学者们进一

步对其进行研究。当然《归绥识略》也有其独特的

价值，两书各有所长，就像新、旧唐书，并不能轻视任

何一种。目前的整个社会学术环境对古典文献的整

理并不十分重视。而古典文献从各种版本的收集、

校勘，乃至录入、整理、点校都是专业性极强，又非常

艰苦的工作，这些不足导致历史古籍的总体水平层

次不齐，相关从业人员热情不高，都是该领域遭遇的

困境。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古丰识略》只有手抄本

的现状，对其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

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应该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

步为人们所忽略，对于呼和浩特本来不多的历史记

载而言，将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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